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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中国工程

院资深院士、中南大学学术顾问黄培云，

2012年2月6日在湖南长沙去世，享年95岁。

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

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

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

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

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

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

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

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

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

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

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

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

经、以事件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

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

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构成了主人

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

第十班，称为十级。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

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

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

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

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

尸”（Toss）的

清华传统仪式，

但他对“斗牛”

印象颇深。“斗

牛”是清华学生

自创的打篮球方

式，就是打球时

愿意参加哪边就

参加哪边，打着

打着觉得这边不

好，可以转而加

入对方反击原来

的一方，对人数

没有限制。这种

自 由 的 游 戏 成

为清华的黄昏一

景，当一天的课

“中国粉末冶金之父”黄培云

2008年校庆，黄培云（左4）与夫人赵新那（右2）与级友林从敏（左
3）、校长顾秉林（右1）、校党委书记陈希（左1）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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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

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

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

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

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

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

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

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

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

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

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

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

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

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有朱自清、闻一

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但

也伴随着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

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

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

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

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

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

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

队队长。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

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

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

进云南省，经霑益、曲靖，4月28日到昆

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

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

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

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

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

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

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

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

培云的心头。西南联大自由宽容的学风、

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他其后

的人生选择。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去打

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

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

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

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

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

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

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

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

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

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

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

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

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留学期间，黄培云结识了一生的伴侣

赵新那。赵新那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

二女儿。赵元任侨居美国后，他的家几乎

成了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

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曾是赵府的座

上客。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

几十个人吃饭，饭后表演唱歌、跳舞，常

常是吃完饭后盘子和碗摞一大堆等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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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黄培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

那到厨房去帮忙，他们就这样认识了。那

时候时兴男同学请女同学到餐厅吃饭、跳

舞。“但我们的情绪不一样，我们国家正

在受侵略，对于他们时兴的这些我们不感

兴趣。培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赵新

那说。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志趣，使两个

年轻人走到了一起。而赵元任也早就把黄

培云看成家里人了。

于是，赵元任亲自操办婚事，用中文

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

版印刷。1945年7月21日赵元任在日记中

写道：发出新那的结婚通知约300份。跟

新那、培云、陈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厅，

City Clerk Buck（市政秘书巴克）主持婚

礼……

时任武大校长的周鲠生深受蔡元培先

生影响，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

的师资，因此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他

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

拔人才，黄培云就是在美国接到武汉大学

聘书的。

1946年12月2日，黄培云、赵新那夫

妇登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

黄培云夫妇1947年3月来到武大，当

时学校很困难，经费极少，通货膨胀得厉

害，日子十分拮据。但黄培云从不怀疑归

国决定的正确性。回国前夕，他的导师

Hayward教授问他：“你考虑过留在美国

继续工作吗？”他回答：“回不去没办

法，回得去我下决心回去。”他一直记着

出国前清华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的话：

“这批考生是各个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学

生，所选的学科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都是

国家很需要的专业，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

来发挥作用。”

在武大期间，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

中，逐步建起了矿冶系的实验室。这在当

时是很少见的，常有别的学校的人来参

观，慢慢地，武汉大学矿冶系在国内小有

名气。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学

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

幕，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

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

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采矿、冶金的学

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

院。该学院定位为以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需

要的人才为主，并要求于1952年招生。

校址最终选定在湖南长沙。时任武汉

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

作。在建筑材料缺乏、用水困难等艰苦条

件下，他带领大家自己建窑、自己压胚、

自己烧砖烧瓦。并自行设计、自己安装，

办起了一个小型自来水厂，保证了筹建工

作如期完成。1952年11月，中南矿冶学院

开学，黄培云被任命为副院长。

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

程、严格要求学生，黄培云倡导的“三

严”作风在建校后起到了很大作用。3年

后，教学楼、实验楼相继建立，实验室设

备不断补充，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1956

年中南矿冶学院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较

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这些毕业生受

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

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学技术，它

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

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

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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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而在50年

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白。冶金部把培养生

产硬质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务下达给了刚刚

成立两年的中南矿冶学院，要求设立粉末

冶金专业。

任务下达，谁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

么。中南矿冶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

唐楠屏问谁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

黄培云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一门30

学时的粉末冶金选修课，有点概念，但当

时并不太重视这门课程。唐院长说：“好

极了，你就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

务。”从那以后，黄培云在学术和专业方

面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

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用他自己的

话说：“我开始一心一意进行粉末冶金

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这

一事业了。”

那真是从零开始。学生、讲课教师、

教材、实验室都还没有。冶金系成立了粉

末冶金教研室，黄培云兼任教研室主任。

上世纪60年代初，黄培云培养了第一批

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生。1978年，黄培云

又开始招收研究生。80年代，他培养了这

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养专业人才

的过程中，他先后给学生上过硬质合金、

粉末冶金原理等课程。几十年来，这个专

业为我国粉末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

干力量，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从新

材料研究室到后来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

年来，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数百项，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卫星、

雷达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黄培云对

粉末治金学科感到无比亲切，他曾自豪地

说：“这个学科，我参与了奠基、培养

人，更直接见证了它的发展。”黄培云创

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

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

域，获得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关注和高度

评价。

黄培云自认“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比

较内向”，这种个性使他在学生眼里常常

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谈完了正题，他又

变得谈笑风生，和蔼可亲。曾德麟教授

是黄老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记得那

时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们都会例行来到

黄培云的办公室。指导、答疑之后，话题

也就说开了，国内、国际科技信息、动

态、前景、意义，时而分析，时而归纳，

学生们可以插话、可以质疑、可以反驳。

“遇到不易说清的问题，黄先生就侧身在

房门后挂着的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总想让

人信服。偶尔，有人还是不服，他就满脸

微笑，和缓地说，大家回去再仔细思考研

究，下次再谈。”

黄培云牢记着自己做学生时老师的教

诲，他当教授后总是鼓励学生多关心所学

专业之外的东西，要把基础打得又牢又

宽。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关心本专业的

现象，他总忍不住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

培养成“窄士”。

黄培云无疑是幸运的，在战时的中

国，他在拥有中国最著名师资的学府读

书，在精神与学术上受到多重熏陶。

黄培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教学方针

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

有侧重。他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

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

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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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

云如数家珍。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

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

岳父。郑桐荪先生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

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

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一直

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

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

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

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

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名教授讲普通

基本课程的风气使黄培云受益，并深深影

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科研之路。

黄培云的学生、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

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与黄培云共事。黄培云

十分支持金展鹏开展的相图计算工作，

但金出国两年之后回来，因遇到一些困

难，当时情绪不高，“黄院长每次见到我

都提相图计算的事，要我抓紧。有一次，

他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他引用了一首

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

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

人。’他的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

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

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

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

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

都赶不上了，对科研而言，就是把创新的

时机放过去了。”

原载《东方早报》2012年2月15日，

作者王珺，有删节

著名有机化学家张滂院士逝世

2011年11月29日，著名有机化学家、

化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市

化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化学会常务理

事、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张滂先生因病在北京逝

世，享年94岁。

张滂先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

化学系，后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

作。1945年至1946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化

学系进修；1946年至1949年，转至英国剑

桥大学学习，194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

化学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滂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有机合成

和天然产物，认为有机化学是一门实验科

学，而有机合成和天然产物又是有机化学

的主流。

张滂院士

怀念师友


